
在本刊第 462期〈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續補、空函與遺失〉專文中，我們先從
纂修歷程和傳藏脈絡，初步理解文淵閣《四庫全書》之所以無法真正稱為「全」書的原因，包括：

乾隆時期並未完成所有書籍的纂辦、鈔繕等程序，直到嘉慶九年（1804）春，文淵閣書才全數
續補「完工」；而唯有一部《日講詩經解義》，原已預留二個木函，卻苦無成書可補，造就這

套舉世最大叢書永遠的空缺；伴隨著時間與物事的更迭遷變，文淵閣《四庫全書》終究難逃遺

失的命運，民國初期先後查出有九種書籍未見於原來存貯的架槅或函匣，遂就近取用文溯閣本

重新謄錄補足。本文將接著追索這些遺失書籍後續的離奇際遇，以及目前別藏海外的文淵閣《四

庫全書》零星書冊，探究他們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離開文淵閣？乾隆朝原閣本和民國初期補繕本

存在哪些異同之趣？時至今日，面對「全書」的「不全」，我們還能投以怎樣的關注和期待？

▌曾紀剛　

文淵閣《四庫全書》「不全」說─
失而復得、遺珠無憾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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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復得
　　歷史每每在人們不留神的時候，

讓記憶顯得斑駁，卻也偶爾閃現某種

意外與巧合交織出的驚喜。「宣統十二

年」歲末（民國十年初，1921），「小

朝廷」內務府所管轄的文淵閣執事人

員，竟然找回了幾年前盤點閣書時查

出「經部」「四書類」中《四書大全》

所遺失的全部書冊！

　　只不過，原本收存這六冊文淵閣

書的經部第 814函，早先已如數盛入

根據文溯閣本重新補繕裝潢的本子，

該如何安頓失而復得的閣書原鈔本？

尋思再三，實難擅作主張，經呈報掌

管閣事的大學士，才奉諭將找回的乾

隆朝原鈔本放進閒置既久也無書可貯的經部第

327函—原為《日講詩經解義》預留的空函裡

面，並於首冊內夾附一紙摺片，簡略說明歸置

書冊之梗概。記曰：

   經部第十七架、八百十四函，《四書大

全》一函，計六本，前於宣統五年十一

月查出所失。於九年十二月，業經堂派

補繕書籍人員繕寫新書六本，用寶、歸

函訖。又於十二年十二月間，經本閣將

原書六本找回，呈回中堂，隨奉諭著存

儲本閣現存第七架、三百二十七函《日

講詩經解義》（有目無書）函內，特記。

　宣統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圖 1）

藉由這份專屬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的獨特史

料，可知原來在民國二年（「宣統五年」，

1913）底「古物陳列所」成立之前，「小朝廷」

內務府便已查出《四書大全》有一函缺書六冊；

三年多後按照閣中陳設之《欽定四庫全書簡明

目錄》進行全面清查，才連同其他遺失書冊重

新補繕，翌年初鈔畢歸架；直到民國十年元月

二十六日（「宣統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再將尋獲的原閣書別自存貯於經部留空書函。

這般處置下來，似也得宜；然而，經辦者卻始

終未曾言明：究竟是在文淵閣內，抑或宮中何

處，又是在何種情況之下，發現了這六冊點檢

未現的書？

　　這六冊重返《四庫全書》楠木架槅，卻無緣
歸置原裝函匣，只得棲身空函的《四書大全》，

內容包括：《論語集註大全》六卷、《孟子集

註大全》四卷，意外成為整座文淵閣「全書」

中內容重複、新舊並陳的唯一個案。正因如此，

我們才有機會藉以較觀、辨察原閣本與補繕本

的若干區別：其一，裝潢製作材質，補繕本所

用棉紙，較原閣本之金線（涇縣）榜紙更見潔

白；象徵經部典籍的綠色包背絹面，色澤略呈

灰綠色，不若原閣本來得鮮麗悅目。其二，封

面書簽題名，補繕本作「論語（孟子）集註大

全」，與卷端題名一致；原閣本則為了凸顯其

圖1　 文淵閣原本《四書大全》夾附摺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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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於《四書大全》的總名而改作「四書大全

論語（孟子）集註」，便與卷端題名不同。其三，

書冊鈐印特徵，原閣本每冊首、尾分別鈐蓋「文

淵閣寶」朱璽與「乾隆御覽之寶」方印，補繕

本則只在首頁蓋上「文淵閣寶」，末頁並未再

鈐「乾隆御覽之寶」；唯補繕本鈐印朱色濃重

明豔，遠遜於原閣本溫雅盈潤的質感，拓工亦

殊欠謹嚴，致令印色頗不勻整，確實難以重現

或延續乾隆朝盛世修書的規格氣象。（圖 2）其

四，書冊銜名黏簽，原閣本每冊前副頁貼有乾

隆五十二年（1787）重校閣書人員銜名黃簽，1 

後副頁則是條列該冊謄錄、繪圖、校對者名錄；

補繕本依據文溯閣書重鈔，這兩個部分自然必

須按照底本樣式，錄下當年辦理文溯閣《四庫

全書》的謄錄、校對人員，覆勘官員銜名黃簽

也是比照文溯閣本重新過錄黏貼，與文淵閣本

圖2　 明　胡廣等奉敕纂　《論語集註大全》、《孟子集註大全》 
右：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714∼004719 
左：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1852∼0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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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見有重複者。

　　倘若稍加比對《孟子集註大全》卷首〈序說〉原閣書和

補繕本的繕錄體例，還可以察覺一處有趣的差異。文淵閣原

閣書在鈔寫這篇〈序說〉時，僅區分單行大字與雙行小字兩

種格式，一眼望去，容易誤認凡大字即〈序說〉正文，小字

乃註解，但愈讀愈感文句不暢；補繕本則是在正文大字之下，

以略小一號的字體或較纖細的筆畫表示其為朱熹（1130-1200）

所註，再次一層的雙行小字才是儒臣所輯諸家疏解，顯得條

理明晰，頗便於識讀（圖 3），也更貼近〈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第一條起首所述：

   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

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

其背戾者不取。2

不禁令人好奇：補繕本是否相對審慎也較合理地保留住文溯

閣本〈孟子集註序說〉的謄寫面貌？儘管單就〈序說〉首頁

字行樣式來看，文淵閣本與明代前期內府刻印的《孟子集註

大全》並無顯著差異（圖 4），然而，文溯閣本是否反較文淵

圖3  明　胡廣等奉敕纂　《孟子集註大全‧孟子集註序說》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1855 
左：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718

圖4　 明　胡廣等奉敕纂　《孟子集註大全‧孟子
集註序說》　明內府刊五經四書大全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12962∼01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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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本更能忠實揣摩《四書大全》的文本結構與

編纂體例？這些猜疑遐想，猶待日後有緣親睹

現藏於中國甘肅省圖書館的文溯閣原書或影印

本，方能細作比勘。

　　學者每每指謫《四庫全書》恣意刪削、竄

亂古書內容規制，多非研究傳世典籍之善本，

即以此小小片段觀之，或許不應一概貶斥，而

是要從個案著眼、著手，綜合察考其版本系統

與內容異同，方能作出公允的整體評判。

各安其位
　　「宣統五年」清查發現文淵閣「全書」經

部第七架814函短少的《四書大全》原本，與「宣

統九年」（民國六年，1917）按照文溯閣本重

鈔補繕者，同樣是十卷、六本，實際內容卻不

能完全吻合。文淵閣原書六冊分別為：《論語

集註大全》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至十七、

卷十八至二十，《孟子集註大全》卷一至二、

卷三。補繕本六冊則是：《論語集註大全》卷

十五、卷十六至十七、卷十八至二十，《孟子

集註大全》卷一、卷二、卷三至四。換言之，

補繕本還是缺了《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四，而

與文淵閣原書重複了《孟子集註大全》的卷四。

　　嘗試推想造成此一錯漏的原因，可能在於

文溯閣書與文淵閣書每冊裝訂卷數微有出入，

遂令每函裝入書冊的卷次未必皆能一一對應；

領命重鈔的人員逕行提取文溯閣「全書」814函

所盛六冊便照樣補繕、裝潢歸架，事前、事後

皆未再度確認鈔補書冊的起訖卷次是否可與文

淵閣 813、815函前後連貫。姑且不論「小朝廷」

內務府辦事思維有失嚴謹周備，文淵、文溯二

閣書冊裝訂卷次（數）互見參差，恐怕也是出

人意料之外，除非一一檢覈登錄、詳加比對，

還真不知道有多少類似情形分布在哪些部類的

何種書籍中？

　　儘管彼時找回遺失書籍後，係「奉諭」將

這六冊文淵閣原書儲於《日講詩經解義》留空

書函內，不再改動補繕本的庋藏位置，也具體

記述閣書失而復得以及別貯空函的大致經過，

確實已經成為文淵閣《四庫全書》傳藏歷史的

曲折環節，似乎不應率加更易。然而，就書論

書，補繕本與文淵閣原書卷次不盡相合，前後

不能連屬，倘若堅持要讓補繕書冊佔據原本書

函，頗有「得位不正」之感，檢書校讀，亦生

牴牾；另一方面，原來存放在這個木函中的原

鈔書冊遺失後有幸完整尋獲，卻要委身於間隔

十座書架外的空木函，更顯不倫。

　　如今，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庫房中所典藏

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在民國九十七（2008）

年展開遷臺後第三次文物總盤點前，已再度調

換了《四書大全》原閣書與補繕本的位置，讓

原閣書回歸原架、原函，補繕本則連同摺片移

入《日講詩經解義》空函存貯，無非是希望恢

復閣書自身之條理，循名責實，各安其位。唯

願將來接續典守檢查文淵閣「全書」者，不僅

善於考究歷史學術內涵、釐辨文物傳藏掌故，

也能體會前人此一舉措的心意。

天涯遺珠
　　繼偶然尋回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

書大全》中遺失的《論語集註大全》與《孟子

集註大全》書冊後沒多久，民國十三年（1924）

十一月五日，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正式

遷出紫禁城，政府隨即組織成立「清室善後委

員會」，針對清宮皇室遺存物品進行全面清查，

並陸續印行《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以昭公信，

可說是故宮文物第一次系統性編號、計數、列

名、造冊的盤點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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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四年（1925）二月十三日至三月三

日，清查乾清宮東側昭仁殿內書籍、物品期間，

工作人員竟然在殿內西南亂堆書架上，檢得一

個完整的《四庫全書》楸木書函，函中尚存有

書二冊；遂按各殿閣所屬千字文標號，編為「日」

字第二三八號，且在《點查報告》中記曰：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　天學會通

   天經或問前集　　　　　　　　各一本

   （帶欽定四庫全書三千四十一函木匣一個）3 

（圖 5）

在此之前，一份宣統年間鈔錄的《昭仁殿書目

錄》，亦登載著殿內「明間木炕上」置有「欽

定四庫全書　一匣二本不全」。4這正是《清查

四庫全書架槅函卷考》所記遺失的九種書籍之
二！那麼，這一函書又是何時、在怎樣的情況

下，離開文淵閣的呢？

　　全程參與故宮物品點查工作且後來擔任故

圖5　 清室善後委員會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　第一編　第三冊　昭仁殿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000188

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宗師陳垣（1880-

1971），其次子陳仲益（1904-1970）曾發表〈文

淵閣四庫全書缺本發見續記〉，提供些許零星

而重要的線索：

   聞近日委員會在造辦處銅器作破屋中，

檢得《文淵閣交傳書籍檔》殘本一，為

光緒十二年立。檔中專記文淵閣書之取

出，及收回時日。其開始第一條云：「光

緒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懋勤殿片傳子部第

七架《天學會通》一匣，計書五本。」

遍查後葉，並未見載有「某日交回」字

樣，於是益知前此所謂遺失之書，或即

當時提取後，散庋宮內，管事人不察，

竟認為失去，未可知也。5

由此可知，原本典藏在紫禁城外朝東路文淵閣

大樓（上層）的《四庫全書》子部第七架 3,041

函，自光緒九年（1883）奉示交傳至內廷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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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宮西廡懋勤殿之後，就再也沒有歸還、放

回文淵閣書架上。歷經數十年時局遞嬗、物事

變遷，原本函匣內裝盛的三種書籍共五冊（《天

經或問前集》四卷三冊、《天步真原》全一卷

一冊、《天學會通》全一卷一冊），也頗有佚

失，不知後來又被調往何處？僅存《天經或問

前集》與《天學會通》各一冊，連同楸木書函，

輾轉移貯、留置在乾清宮東側的昭仁殿，與「天

祿琳琅」特藏善本以及後來陸續增添的各類新

舊圖籍檔冊共存一室；而文淵閣中「子部」第

七架第六槅，則在「宣統九年」補上了按照文
溯閣本重鈔的書冊與重新製作的函匣。（圖 6）

迄至故宮文物南遷之際，昭仁殿內的這二冊文

淵閣書也無緣和其他古籍善本一併裝箱運出紫

禁城，終究成了文淵閣「全書」遺落在天涯海

隅的至親手足。幸運的是，這二冊《天經或問

前集》與《天學會通》，以及第 3,041函楸木匣，

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以

下簡稱「北京故宮」），亦曾收入該院選編的《故

宮珍本叢刊》影印出版。6

　　然而，同貯於子部 3,041函木匣中的另外三

冊書，或許在「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文物之

前，便已流出宮外，轉徙淪落，如今安在？答案

有一部分是令人欣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原

鈔本《天經或問前集》一冊（卷一至二，圖 7）， 

以及《天步真原》一冊（全一卷，圖 8），現

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國國

圖」）。7拜網路時代數位科技所賜，如今我們

猶能訪察其蹤跡身影，甚至得以將相隔千里的

文淵閣原閣本與根據文溯閣本重鈔之補繕本並

圖6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第3,041函　清宣統九年內務府重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01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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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8  清　薛鳳祚撰　《天步真原》　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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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較觀，略加比對，一則見其同中之異，再則

也為我們認識進而研究文淵閣《四庫全書》增

添幾許新的文獻素材與討論空間。

觀同辨異
　　《天經或問前集》，中國國圖藏文淵閣原

本存卷一至二，北京故宮藏本存卷四。取與本

院典藏「文淵閣本」（實則據文溯閣本之重鈔

本，圖 9）略一比對，除了鈐印特徵、繕校名錄 

（圖 10）、覆勘黃簽這三個地方，各自保留著

原閣本與補繕本、文淵閣本與文溯閣本的規制

面貌，另有幾處不同：首先，原閣本卷前有該

卷目次（圖 11），補繕本則未見，不知是否為

補繕本或文溯閣原書刻意省略不鈔？其次，中

國國圖本首卷卷端第一行頂格題「欽定四庫全

書」，隔行低一格題「天經或問前集卷一」，

圖9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　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017633

圖10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11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卷前有該卷目次　清乾隆内府
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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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空五格題「建寧游藝撰」；北京故宮本卷四

卷端則在第三行低二格題標目「分野」。本院

所藏補繕本首卷卷端第一行與原閣本相同，隔

行低一格題「天經或問卷一」，8第三行低十四

格題「閩中游藝撰」，卷四卷端第四行低二格

題標目「分野」。正文內容，原閣本與補繕本

無甚差異，若干文字原閣本誤而補繕本不誤，

可相互校正。比較明顯的區別在於：原閣本卷

一首頁即是「昊天一氣渾淪變化圖」暨圖說；

補繕本首頁空白，僅鈐「文淵閣寶」朱璽，自

次頁起始繪圖並謄錄正文。（圖 12）此外，卷

一有 22幅圖解說天文學相關知識，原閣本與補

繕本在少數繪製細節和圖文配置上，出現些許

不同。（圖 13）簡括言之，補繕本或許更忠於

傳達文溯閣本的樣貌，而文溯、文淵二閣《四

庫全書》也確實存在許多謄錄體例或實際內容

的異同，值得深入比勘，進而追索並思考：各

閣「全書」在纂辦時，同一部書所根據的版本

容或未盡一致，繕寫謄錄以及後來依樣重鈔的

加工重製，是否也為古籍文本、撰述體例帶入

些許新的元素或變數？而這些細微的改異，可

以單純視為文獻傳鈔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彈性選

擇？還是有可能牽動著對於學術文化的傳續和

解讀？

　　這部《天經或問》的原閣本與補繕本—或

者說文淵閣本與文溯閣本最引人注目的，乃是

二者書前提要文字頗有異同。前者文末署記「乾

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後者則是「乾隆

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文淵閣書前提要和

乾隆朝最終刪定刊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圖 14）完全一致，取與文溯閣書前提要

對讀，則詳略互見。例如：文溯閣書前提要在

援引班固（32-92）《漢書》〈律曆志〉關於治

曆者的選任條件後，9接著用「正以專門習于成

圖12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首卷卷端 
左：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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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于古義，精算得其確數」呼應其觀點，

而文淵閣書前提要僅以「正以儒者明於古義」

一句簡括之；其下文溯閣書前提要指出「非欲

高談雄辨，徒究其精微幽妙之理而已」，文淵

閣書前提要則改作「非欲其說太極論陰陽也」，

更直接表露四庫館臣對於宋儒學說乃至理學流

風的批判態度。又如：在文溯閣書前提要「《授

時曆》密于前代」「則有宋諸儒言天鑿鑿」二

句之間，文淵閣書前提要增入「正以多方實測，

立法步算得之。使但坐談造化，即七政可齊」

一段，愈發凸顯實證精神與形上思辨對於十八

世紀齊聚四庫館的知識菁英而言，的確是壁壘

分明的治學路數與價值信仰。此外，文淵閣書

前提要對比文溯閣書前提要多出的 127字夾行

小字案語（圖 15），乃明末崇禎年間（1628-

1644）皇帝欲借新（西）法理論體系（著重知

識理性和科學方法）改訂《大統曆》，然禮部

官員仍舊謹守「曆本」（強調敬天授民的儒家

文化功能）的奏疏內容，不啻令館臣直言「尤

屬遁詞」的抨擊更形強烈，也讓讀者充分體認

官方鮮明的學術立場。

　　《天步真原》，文淵、文溯二閣書在四庫館

纂辦階段，校對官與總校官皆是欽天監靈臺郎

陳際新與翰林院編修王燕緒，僅謄錄人員不同；

文淵閣本為監生朱悳玠（圖 16），文溯閣本為

監生曲竇。書前提要二閣本完全相同，校上時

間則文溯閣書同樣較文淵閣書晚整整一年。進

一步檢視文淵閣原鈔本和按照文溯閣本謄錄的

圖13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卷1　「居地有見食不見食圖」（卷前目次題作「食有見不見圖」） 
左：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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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清　游藝撰　《天經或問前集》　書前提要 
左：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1

圖14  清　紀昀等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106　子部　天文
算法類推步之屬　《天經或問前集》提要　清乾隆六十年武英
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37952

補繕本，還可以發現：儘管全卷內容大抵一致，

但彼此調配行格（每一行所寫字數）的方式略

有出入（圖 17），導致補繕本較原閣本縮減九

行鈔寫篇幅；再者即是若干異體字如算／筭、

總／搃、於／于、並／并等，尚且無礙於文義。

唯有兩處，補繕本明顯鈔錯，原閣本則不誤。10 

倘若有機會再以文溯閣原本比對，當可確知補

繕本是否如實複製文溯閣本面貌，就連錯漏文

字也一併照錄？而文淵閣本在某些細節上相對

貼近薛鳳祚（1600-1680）譯作內容，更具救正

之功。

　　至於《天學會通》一書，除了謄錄校對人

員以及書前提要署記之校上年月略有出入外，

其餘內容大抵無異。（圖 18）數年前，北京故

宮同仁曾撰文考察該館現藏《天經或問前集》

與《天學會通》這二冊文淵閣《四庫全書》遺

存本，認為本院典藏「文淵閣本」《天經或問》

係北京故宮存本的修改本，也是重新繕寫的「最

後定本」，故而題名、著者里籍、卷前目次皆

有所不同；《天學會通》則屬早先繕寫的「重

複本」，「繕寫完後直接放置在昭仁殿」，並

未貯入文淵閣，「因此文物南遷裝箱時此書沒

有被裝入箱中」。11綜合本文列述若干史料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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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清　薛鳳祚撰　《天步真原》　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圖17  清　薛鳳祚撰　《天步真原》 
左：清乾隆内府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右：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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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原書，當可確證院藏《天經或問》、《天學

會通》均為清「宣統九年」內務府根據文溯閣

書重鈔的補繕本，而現存北京故宮的二冊才是

真正的文淵閣「全書」原鈔本，其歷史意義、

文物價值以及在文獻考校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

自不待言。

　　最後，中國國圖典藏的二冊文淵閣《四庫

全書》原本，除了在首、末頁加蓋「北京圖書

館藏」朱文方印，後副頁的後半頁還有兩個圓

形戳印，一為藍色「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圖書

之章」，一為紅色「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

部圖書之章」，中間標示日期皆為「1956.7.1」。

（圖 19）他們是如何入藏北圖？且留待該館同

仁接力探求、細說分明。當然，更希望日後還

能繼續發掘出其他檔案文獻甚或那些遺落在外

的文淵閣原書，讓史料、文物現身說法，娓娓

細訴這百餘年間，他們離開文淵閣、懋勤殿、

紫禁城後，究竟還到過哪些地方？又各自遭遇

怎樣的流轉故事？

結語
　　源自於纂修背景與流傳脈絡造成的「不

全」，儘管讓文淵閣《四庫全書》確實不若人

們素來認知的「惟一僅存完備精繕」那般美好，

但畢竟無論早期的闕漏或後來的遺失，所佔全

書比例皆甚屬低微，又在拾遺補闕的過程中，

陸續增添新的文獻素材和歷史痕跡，衍伸出耐

人尋思的研究討論空間，不啻令這座「書城鉅

觀」12的內涵愈形豐厚而獨特；當然，藉此機緣

發現、證實如今仍有若干別藏海外的文淵閣原

閣書，不僅適足補上「小朝廷」點查遺失的小

小拼圖，其在歷經世變事遷後猶能妥善保存，

進而透過不同形式得以親近利用，更值得慶幸

欣慰。

　　故宮典藏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晚近

歷經數次文物盤點，所得總量皆為 6,144函、

36,381冊，實已是千錘百鍊、毋庸置疑的定數。

藉由本文的粗略介紹，還能更明確地了解這當

中其實同時存在著乾隆朝原鈔本共 36,066冊（包

含失而復得的 6冊），嘉慶朝續補書籍 300冊，

以及民國初年清查後予以補繕的 15冊。而在民

國七十五年（1986）問世的臺灣商務印書館《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收錄了 9冊按照文溯

圖18  清　薛鳳祚撰　《天學會通》　清宣統九年補寫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17635

圖19  文淵閣原本《天經或問前集》、《天步真原》後副頁戳印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善本書號：12958、12959 
（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圖片請詳紙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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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本補鈔的書籍，另外 6冊《四書大全》則仍

舊採用後來尋獲的乾隆朝原鈔本，盡可能維持

文物的完整性與原生樣態。如今，回顧當年這

項里程碑式的出版壯舉，除了感佩執事人員的

嚴謹與專業，也可以更有意識地將八種採用文

溯閣書為底本的補繕本和乾、嘉二朝完成的部

分區隔開來，在討論相關問題的時候，作出比

較準確細緻的陳述。

　　隨著數位資訊暨出版傳播的蓬勃進展，與

《四庫全書》相關的各類文獻史料、研究成果

正不斷匯聚積澱，也持續開拓新的議題視域。13 

倘若能將院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專屬或特有

的參考素材善加整理校訂，搭配現存考察知見

的文淵閣原閣書與補繕本，甚且及於補繕本所

註釋：

1.  依據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質郡王永瑢（1744-1790）等奏陳校勘文淵、文源閣全書章程，「凡各員校勘之簽，均由彭元瑞等覆看
一過，送交永璇、劉墉、金簡，另派妥員登記冊檔，挖改後再行照檔銷簽，並於書前副頁下黏簽註明詳校官恭閱銜名」。詳見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下冊，頁 2009。

2.  見（明）胡廣（1370-1418）等奉敕纂，《四書大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內府刊五經四書大全之一），卷首，〈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頁 1a。

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平：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第一編，第三冊，〈點查昭仁殿弘德殿及端凝殿情形〉，
頁 1；卷 1，〈昭仁殿〉，頁 83。另參考陳仲益，〈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本之發見〉，《現代評論》，1卷 17期（1925.4），頁 13。

4.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冊 6，頁 356。

5.  詳見陳仲益，〈文淵閣四庫全書缺本發見續記〉，《現代評論》，2卷 27期（1925.6），頁 15。

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2006，據清乾隆《四庫全書》朱格抄本影印），冊398，〈子部．天文算法〉。

7.  以該館閱覽證號登入網站（http://www.nlc.cn）「特色資源」或「中華古籍資源庫」進行檢索，可瀏覽全冊灰階影像。

8.  （清）紀昀（1724-1805）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六十年武英殿刊本），卷 106，〈子部十六．天
文算法類．推步之屬〉，著錄為「天經或問前集一卷」；（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內

府寫本），卷 11，〈子部六・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著錄為「天經或問前集四卷」。

9.  文淵閣書前提要云：「昔班固作《漢書》〈律厯志〉，言治厯當兼擇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今遍檢班志並無此語，館臣當

是誤沿明人章潢（1527-1608）《圖書編》以降學者相互援引的成說。

10.  一是第 7頁小注「赤道餘度大時分減正會」，補繕本「減」誤作「加」；一是第 10頁圖說之「鈍角」，補繕本「角」誤作「用」。又，
補繕本之「寧」字缺末筆（書前提要卻不缺筆），係避道光帝旻寧（1782-1850）諱。

11.  李士娟，〈故宮圖書館《四庫全書》存本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卷 6期（2016.11），頁 26-28。

12.  （清）高宗弘曆（1711-1799）撰，《御製詩五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卷 37，〈題文淵閣〉題解云：「閣建
文華殿後，貯《四庫全書》第一部，縹緗插架，實為書城鉅觀。每歲仲春經筵畢，於此賜茶，遂成例事云。」頁 4b。

13.  可參考琚小飛，〈材料與議題：四庫學研究的思考〉，《清史研究》，2020年第 4期，頁 112-124。

依據的文溯閣原閣書，循其理路，總成一編，

無論其成果為出版品或數位資源共享，未嘗不

是一份對於研究「四庫」之學的助力或貢獻。

假以時日，吾人只需伏身書齋案頭，甚至在彈

指之間便能勘書究學，把書言歡；便縱有遺珠

在天涯，也不致興生手足離異的諸般悵憾了。

本文所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品圖像，惠承該館馬學

良副研究館員協助申請授權，謹致謝忱。刊印前

夕，另獲甘肅省古籍保護中心曾雪梅副主任賜告，

甘肅省圖書館正在進行文溯閣《四庫全書》數位化

工作，準備影印出版。假以時日，本文有關文溯閣

書之探討或推測，將可進一步驗證並展開其他研

究。附識篇末，並預祝此項文化壯舉順利成功。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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